
36

乡
音
的
礼
花

□
乔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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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高九秩的老妈说出一句家乡土话，瞬间

那拙朴的乡音绽放出绚烂的礼花！礼花？就是

每逢盛大活动和节日庆典燃放的烟火礼花？

对，正是。家乡的土话承载的道德、礼仪，犹如

千年盛开、永续不断的礼花。

不信，听我道来。严冬天寒，接完电话我紧

歩跑下楼去拿快递。跑回来上楼，老妈站在门

口，瞅着她年愈古稀的儿子嗔怪：“这么冷的天，

出去不戴帽子，不怕德脑着凉呀！”

德脑，就是听到德脑这个久违的词，让我瞬

间醍醐灌顶，醉回故里，忍不住要去乡间胡同、

田头阡陌叩拜方言。方言是学者对乡亲们口语

的礼貌尊称，在城里街巷，乡音似乎得不到这样

雅致的礼遇，多是不屑听闻的说法：土话。

土话，土里土气的话，土得掉渣的话。这么

低俗的话，比普通话低矮三分，自然难登大雅之

堂。然而，乡音的日渐喑哑，却让弥漫在阔野上

的乡愁“举杯消愁愁更愁”。

德脑是什么？是头，是城里人说的脑袋、脑

壳、脑瓜子。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今人跳出

了古人的局限，清楚心脏不思考，思考的是大

脑，大脑装载在头上，称之脑袋、脑壳、脑瓜子都

是准确的。只是大脑运转思考依凭什么，从脑

袋、脑壳、脑瓜子这些名称上一个也看不出来。

那该依凭什么？我在古今中外先贤的哲言中一

一筛选，最后锁定的还是《毛诗序》所言：“发乎

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当然，我

这样武断是因为我并没有受这句话本意的束

缚，不是将其仅仅用在男女情感的尺度上，大而

化之，用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和谐相处上。

情是内心的冲动，礼是外部的适度。将内心情

绪释放到与外部适度一致的状态，就是和谐，就

会皆大欢喜。描绘这种状态可以借助古人对于

美人的评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

短”。如此精妙的尺度靠什么把握？不难，一个字：德；两个字：

道德。有了道德依凭，思考问题，决定行为，就不会冲动过头，

让对方难以接受，更不会给对方带来不应有的负担，甚至是压

抑和痛苦。看来仅仅有大脑还不行，把大脑装在脑袋、脑壳和

脑瓜子里也不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大脑变成德脑。

古今中外睃巡一圈，和谐社会、美满人间的锦囊妙计原来

不在脑袋中，而在德脑里。这可真是“礼失而求诸野”啊！

翻检我大脑变作德脑的过程，一幕一幕都是儿时在乡村陶

冶的画面。跟着奶奶去生产队里分东西，想抢个先，奶奶喊：

“别跑，要有先来后到。”轮到我们了，奶奶却让给后面的白胡子

老爷爷。我纳闷，待老爷爷背着口袋走后，奶奶俯首对我悄悄

说：“要谦让，卖茄子的还让老小。”《朱子治家格言》写道：“黎明

即起，洒扫庭除。”何止洒扫庭除，门前的村胡同一样要洒扫。

奶奶带我一早扫完院子，去扫门前。门前一干二净，邻院的那

位大伯正拿着扫帚往回走。次日一早奶奶要我先扫院外，看我

把大伯家的门前同样扫得一干二净。她笑着说：“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生产队的食堂饭吃出了饥荒，人人饿得面黄肌

瘦，我和奶奶依靠照料外祖母的妈妈买来的豆腐渣填肚子，她

却把一罐酸菜给了下院的孤儿寡母。我不解，奶奶说：“你不见

她家房顶上几天不冒烟了，快饿死了。唉，要在急处救一口，不

在有时给一斗。”

一桩桩，一件件，说不尽，倒不完，我的大脑却在耳濡目染

中渐渐变成德脑。年过七旬回味，出自奶奶嘴里和流行在乡村

的那些说法，我不敢妄自推崇为格言，只敢认定为俗话。偏偏

就是这些出自德脑的俗话，和谐着左邻右舍，凝聚着前院后院，

使家乡这艘小船遇到风浪总能你掌舵、他划桨，挺过风险，平安

度日。

这是乡村的阳面。

同任何建筑一样，有阳面，就有阴面，冒失的毛头后生难免

办事出圈。村上的长者闻知会及时点拨他：“走正道，别裂辙。”

辙，是那时牛车碾过土路的深深印痕。顺辙行车轻松自如，若

是裂出辙印必然磕磕碰碰。可是，情感冲动的后生时常管不住

自个儿，头脑一热就会干出过头事来。事一过头，哪会不损伤

别人。长者会狠咄他：“你这是人样？简直是生驹野马。”狠咄

不再是点拨，而是咄咄逼人，还加狠劲儿，这是严厉地批评指

责，指责他和恣意放纵的野马没啥差别。改过，那好，多少毛头

小伙都是这样逐渐将脑袋变作了德脑。不可否认，也有个别顽

劣不化的，只顾自个儿，不顾大家，沦为害群之马，少不了后背

会受人指画。乡亲们常常会指画着告诫儿女：“千万别学那样，

损德、损典！”

损德，损伤道德。往往乡亲们还会指画得更具体，

损德，王八样！这王八样，曾弄得我一头雾水。王八是

鳖，是甲鱼。甲鱼寿命很长，为何要将不着调的害群之

马比作长寿甲鱼？弄不清王八的原委，当然对损典同

样一头雾水。后来终于搞清楚了，王八岂是王八，而是

忘八。忘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可是先祖确立的八德呀！由此推及，那损典

就是损伤先祖的典籍。泱泱中华，浩浩典籍，这里的典

籍有没有确指？

顺着家乡作为帝尧故都的思路上溯，一下就探求

到了《尚书·尧典》。《尧典》开篇即点明帝尧“克明俊

德”。克明俊德，是评价帝尧能够明白和光大道德。乡

邻们对帝尧的那些事如数家珍，说起来赞不绝口。夸

帝尧把平民百姓当做亲人，有一个人没吃饱，就自责没

有领导好；有一个人犯了错，就自责没有教化好。夸帝尧一心

想着别人，从不贪图富贵。有头领祝他多寿、多富、多男子，这

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却推辞不要。他不把天下江山看

成自家的，不传给自家的儿子，让给了虞舜……如数家珍，真是

如数家珍。而且口口相传，就这么一代代，一辈辈流传下来。

乡亲们口舌上的传说，不是无根的禾苗、无源的流水，都能

从典籍里找到记载。《新书·修政语》记有“帝尧曰：‘吾存心于先

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

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我陷之也’”。庄子笔下则有“华封三祝”的记载：尧观乎华。华封

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

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

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帝尧所以不受三祝

是因为不能“养德”，那要是贪图享受不就是损德吗？

原来典籍里深蕴着道德，违背道德，是损德，也是损典。仔

细阅读《尧典》，开宗明义就映射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道德光芒。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是帝尧具

有高尚的个人品德；“九族既睦”是他感染身边的人，形成了家

庭美德；“百姓昭明”，这里的百姓不是现在的平民，那时的平民

没有姓氏，只有百官大臣才有姓氏，这是在推行职业道德；“黎

民于变时雍”，不就是人人具有公共道德而形成的美好社会吗？

根脉相依，源流一体，祖祖辈辈生活在尧都这方水土的乡

亲，早就把头脑熏染成德脑了。原来出自左邻右舍的乡音，既

是对中华美德的弘扬，也是对缺德裂辙行为的审判。我为乡音

自豪，却也深深怀有愧疚。当初刚刚走出乡村，步入城市，脆亮

盈耳的京腔迷乱了我。一时间我讷于张嘴，羞于启齿，害怕舌

尖上跳出的土话惹人嘲笑，赶紧鹦鹉学舌，以免被人鄙视。如

今想来，这是何等清浅，何等孤陋！

岁月飞奔，社会变易，这是一个追光时代，光速驱逐每个

人迅跑。跑进人群，跑进社会，融不进去就会落伍。融入必

须交流，交流要靠语言。毫无疑问，普通话最为便于交流。

不过，轻视方言，歧视土话，随意抛弃，未必不是乡愁里最令

人伤痛的乡愁。

无论他人如何看待，我会对乡音顶礼膜拜，而且永远永

远。因为那五千年文明积淀出的光色，可以用无限美感慰藉心

灵，愉悦人生，温馨社会。

乡音，绽放在精神世界里的绚烂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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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父亲去世40周年。父亲远行时，得年50，我则

是一个懵懂的17岁少年。岁月倥偬，惊心动魄。父亲断断

续续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文化不高，但他始终志行高洁，容

止可法，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民和可亲可敬的父亲。

父亲去世30年时，我写了中篇纪实文学《永远在路

上》，探寻父亲、追怀父亲、感恩父亲。这篇近四万字的长

文，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12年第7期，是我酝酿时间

最长、素材积累最充分、收获最多感动的一篇非虚构文字。

父亲去世后，我在最初的中师日记里就不断记录梦境中出

现的父亲形象：有时是躺在医院里那苍白的脸孔，有时是肩

着沉重的犁铧那佝偻的背影，有时是踯躅在山间小道寻找

前行的方向……常常一觉醒来，一片虚空，泪流满面。及至

农村学校任教后再到大学就读，创作的短篇小说《野渡无

人》《魔火》，当中都曲折地寄寓着父亲的形象。

人之所以为人，必得心有所主、情有所归，其至道即在

于孝，孝为第一要义。《孝经》中如是写到——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

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

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

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这一段话，道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几千年

封建历史，强调“圣朝以孝治天下”，没有对父母的孝，就不

会有对国家的忠。由孝到忠，移忠作孝，就像一个硬币的两

面，不可或缺，交相辉映。因此，在我看来，一个知识人，一

个写作者，其最大的孝道，就是把父辈的历史搞清楚，把父

辈的人生写出来，追本溯源，继志述事。

为写好纪念父亲的文章，我请母亲来做口述史。父亲

走得早，人生履历留下许多空白。所幸母亲有着极好的记

忆力和极佳的表达力，她虽一字不识，却通达情理，洞明世

事，人间冷暖，了然于胸，每次讲述父亲的故事，她都不疾不

徐，娓娓道来，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情态毕现。为了更全面

地获取父亲的生平资料，我还借回乡探亲之机，走访了父亲

的少年好友张志勇和青年同伴张愈成，在他们的深情回忆

中，还原和显影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述

中，父亲的历史廓清了，父亲的形象饱满了。

仅有口述，仍显空疏。为真切感知父亲在艰难环境中

的坚韧精神，十年前的清明节，我专程从广州回到老家，与

哥哥一起沿着父亲当年“走山内”“走凤凰”的足迹逐一寻

访，同时也为《中国作家》即将刊发《永远在路上》选配图

片。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胜利水库主坝踏勘，苍茫的山野，

寂静的荒径，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艰辛。这是父亲跋涉过

大赤岭、枫树脚岭后走向山内的必经之地。哥哥说，父亲当

年曾在这里摔了一跤，那一跤，使壮年的父亲感受到生命的

寒意。然后到坪石，饶平通往大埔境内第一站，寻访到父亲

当年经常落脚和晚上歇息借宿的房东陈国材伯伯，他已87

岁高龄，却精神健旺，双脚因前两年摔断，行路时需借助两

张椅子帮助移动。听说来意，他恍然大悟，三十多年了，仍

对父亲印象深刻，还记得我的伯伯张春光，并说曾到过我家

做客。他的二儿子则对父亲直锯劳作记忆犹新，还示范当

年父亲直锯劳作的情形，可见父亲当年确在当地留下美

名。正谈话间，陈国材伯伯的弟妇走了进来，听说我们是德

建哥的儿子，她说当年在上伦墩锯柴时，父亲他们就在她家

里做饭一起吃，彼此就像一家人。老阿姨一边走一边不停

地叫着“德建哥，德建哥”，那亲切又

陌生的声音，听得我眼睛湿润，好几

次差点流出眼泪。她还自告奋勇带

我们到上伦墩锯柴时父亲曾住过的

房子，可惜已是断垣残壁。

离开坪石和上伦墩，一路上山

下山，来到桃源镇，一个山中的陶瓷

城，那是父亲走山内的终点站。在

一个大排档吃午饭，饭后再往高陂

镇，站在堤岸上，现场体验了韩江水

的浩瀚壮阔和高陂路的迂回繁复。

从高陂镇又回到桃源镇，找到在陈

厝楼当年父亲经常借宿的房东陈华

昆伯伯。老人家年届80，也是父亲

的老朋友，他感叹当年父亲挑猪仔

来卖的艰难，还带我们凭吊了已倒

塌的老屋。临行与陈华昆伯伯握

别，离情依依、不胜感慨。父亲那一

代农民终成绝响，但他们作为新中

国的第一代农民，特别是有着“绣花

农业”之称的潮汕农民，他们的欢欣

苦累、生存状况、喜怒哀乐岂能随之

湮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身处举全

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语境

中、集全国作家之笔书写新时代山

乡巨变的时代洪流中，对于父亲和他的底层生活、乡村世

界、精神肖像，我想应该有文字记录，为时代作证，毕竟历史

不能忘记，更不能割断，而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无

法逆转、不可复制的。

于是，有了这本书，一本别样的非虚构的书。

这些年，“非虚构”引起文学界高度关注。根据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先生在《报告文学、非虚构的理性辨识

与文学分合》一文的研究：“最早将‘非虚构’一词引入中国

文坛的，是我的老师周政保先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周

政保先生出版了一部学术大作《非虚构叙述形态》，第一次

对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方式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天下事无巧

不成书，周政保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徐剑会长讲到的那本

著作，周政保老师在2000年元月就签名送过给我，当年我

还根据他书中的提示找到了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那部

非虚构作品的开山之作《冷血》进行比较研究。而在此前的

1990年，我正依违于业余从事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文学创作

而纠结不已时，周政保老师从天山北麓及时来信指点迷津

说，一个人能做好一桩事就算是很好了：譬如，或理论研究，

或某一门类的创作。摊子太大，总不易深入。于是，我选择

了非虚构文学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

做这样的选择，有兼顾工作的考虑。其时，我正在省教

育厅由秦牧先生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的教育杂志从事编

辑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多次拜访请教先生，先生还亲切

地称我们是“先后同事”；与此同时，我还参与编辑另一本月

发近400万册的少儿杂志，主持“名人的少年时代”栏目，登

门拜访并约请刘绍棠、张洁、李国文等老师撰稿。这些工作

都与非虚构、与文学密切相关。当然，我选择非虚构着力，

更多的是注目于全球视野下读书界、文学界的走势。美国

《纽约时报》知名报人詹姆斯·赖斯顿指出：“十九世纪是小

说家的时代。二十世纪是新闻工作者的时代。”早在1975

年美国出版的大约30000种新书中，只有2407种是小说。

《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每年推荐100本值得关注的作品，

发布年度10本好书，其中非虚构都占一半以上，可见今天

的美国人喜欢读真人真事仍胜于读小说。国内的读书界和

文学界也有类似的趋势。事实上，追索真相是人类的天性，

更是人类的权利。而在21世纪，在互联网时代，仅靠单一

的方式来呈现真相，显然难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因此，本

书用多维的视角、立体的层面，通过报告文学、书信、日记、

口述历史、文学评论、现场图片、笔记图表、实物展示等进行

聚焦、透视，全方位展示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

一位知名非虚构作家曾深刻写道：“研究中国问题，

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

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

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如果说，传统报告文学侧重于宏

观叙事，那么，非虚构文学则侧重于微观叙事。本书所呈

现的是半个世纪前后的中国农村，特别是一个中国农民

在山村、在底层，为了躲避贫困、解决温饱而奔波不息、艰

难前行的生活情状，以及此前此后所经历的沧桑巨变。

这是一个农民的人生档案，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也是

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当我们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整

体性地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以赴推进乡

村振兴，开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此时此际，回望过

去，我们才更深切地感到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更应该加倍地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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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很苦。小时候逃荒要饭，曾

被狗追咬，但我喜欢狗。

《老人与狗》的灵感来自十七八年前

台湾著名作家林佩芬送我家的一只生下

还不满十天的小狗。接纳它不容易，因

为我家养过一只猫王子，作家兼外交官

曹彭龄来我家，见到这只猫，还为它写了

一篇文章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猫王

子去世时，我们全家难过了很久。

林佩芬赠送的狗狗继承了猫王子的

名字。因为这只小狗，校园里曾风传“阎

教授也玩狗了”。那时，我刚退休，正经

历一种莫名的痛苦，妻子说我是得了“退

休综合征”。后来，北京语言大学“玩狗”

的老师越来越多，我是最早的一个。

这部小说是童话式的纪实、寓言式

的虚构的作品，有故事、有思想、有知识、

有文化，不仅写了老人的精神境界，也写

人类的朋友狗狗的灵性与善良。小说里

的故事多是我生活里所闻所见的真实故

事，连小说中狗狗的名字都是我们大院

里狗狗户口本里的真名。至于人狗情、

狗狗与司马的对话，则是寓言、童话和生

活的结合。在现实生活里，人们时常可

以看到主人与狗狗对话。狗懂人语千真

万确，狗狗说话也是千真万确，只是一般

人听不懂它们的语言。

严文井说：“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

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

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寓言是一

个怪物，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分明是

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它转身要走开

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严肃认

真。寓言是一座奇特的桥梁，通过它，可

以从复杂走向简单，又可以从单纯走向

丰富。在这座桥梁上来回走几遍，我们

既看到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又发现了

生活的内在意义。寓言是一把钥匙，这

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启发智慧，让

思想活跃。”

我把这部小说视为一把钥匙。将狗

狗给我的灵感化为文字，尝试着将狗狗

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写

狗狗的故事及其命运，实际上也是写我

们的社会和人的命运。希望这部半虚拟

的寓言童话式的纪实作品，既有益于成

人，尤其是老人，也有益于少年儿童。

北京人养狗80多万，全国每天与人

为伴的狗狗2800多万。我写这部小说不

仅仅是为了养狗的读者，更是为了社会。

《《老人与狗老人与狗》：》：一把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一把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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